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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下结论，要等人把话讲完，才有利于深入讨论问

题! 彭先生的批评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凝结起来，那

位年轻人也感到很不自在! 后来领导也找了他谈话，

年轻人感到有压力! 几天以后的星期天，彭先生刚好

在颐和园遇到他，主动过去和他交谈并一起游览! 交

谈中先对他说自己在会场上话可能说重了，对不起!
然后平和地开导：作为一位科学工作者，要充分了解

人家的意见，在尊重人家基础上谦虚地提出问题，轻

率地下结论很可能会把一个重要问题给漏掉了! 彭

先生的諄諄开导，使当年的那位年轻人，现在谈起这

件事还深深感到彭先生对他的关心与帮助!
彭先生生活十分俭朴，对自己生活要求很低! 他

的衣著十分随便，一套衣服穿了又穿，十分旧了仍然

舍不得丢掉! 但看到别人生活有困难，他就会毫不犹

豫地伸出友谊之手，不少人都接受过他经济上的帮

助! 特别是他熟悉的老同事和老同事的子女，他经常

问他们有没有困难，进行接济! 这里有一个故事：

"#$# 年我们所一位同志调往东北老家工作，托运东

西需一笔钱，向彭先生借 %& 元钱（我们当时的月工

资为 ’$ 元）! 彭先生虽对他不太熟，但慨然应允，这

笔钱后来彭先生也没要他还!
彭先生从不居功自傲，向组织索求些什么，他也

极不愿意麻烦别人! 前些年他经常去游香山! (& 多

岁老人自己挤公共汽车，我多次劝他千万不要一个

人去，如要去，理论物理所和我们所都可派车送，我

说你为我国核武器事业作出那么多贡献，派车是应

该的，可他总是摇摇头! 他说坐公共汽车时还可锻炼

身体，手拉着车上防摔的圆环可以锻炼胳膊! 他向我

摇晃一下自己的手臂，说：你看我的胳膊多结实，说

着他自己也乐了! )& 世纪 (& 年代末，他已是 *) 岁

的人了，计划去云南看望当年与他一起创建云南大

学物理系的一位故人，同时去扫他的姐姐的墓! 一个

偶然机会，此事被我所一位老家在云南的同志知道

了! 他感到彭先生是著名的科学家，已经 *) 岁了，又

只身前往，应该请云南有关部门接待一下! 于是在彭

先生不知情的情况下，报告了云南省科技厅，云南省

作了热情接待! 事后云南接待的同志很感慨地说：彭

先生没有一点大科学家的架子，平易近人，很怕麻烦

我们，问他安排上有什么要求，他什么也不提，真是

一位朴实谦逊的大科学家!
有人曾这样描述彭先生：“ 他虚怀若谷，心地光

明，无求于人，无欲于世，一副安然自得的悠然模样，

仿佛泰山崩于前也面不改色心不跳! 他把全部精力

献给了自然科学! ”! 可是一旦国家需要他从事核武

器研究，他会毫不犹豫地说出“ 国家需要，我去！”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旦旦信誓，这就是彭桓武! ”+）!
从我与彭先生的多年接触中，我深深感受到这些话

非常确切地评价了彭先生其人!

+）引至：王霞，《自然之子》，解放军出版社（"##(）"%+ 页!

彭桓武先生与理论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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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彭桓武出任

所长! 彭先生虽然把具体的行政领导事务全权委托

给何祚庥副所长，但他对于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和研

究所的运行始终有着多方面和长远的影响!
在 "#$$ 至 "#*$ 年的 "&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

理论物理学同许多其他基础学科一样受到了持续的

冲击和批判! 长期以来，在我国物理学工作者内部对

理论物理学的作用和地位也有着不同的看法! 有人

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下，企图把理论物理学分

解成从属于各种实验方向的理论分析! 有人说：“ 你

们做的是理论物理中的固体，我们研究的是固体物

理中的理论”! 针对这些情况，彭先生曾经多次用不

同的语言、以不同的方式讲述过理论物理和理论工

作的作用! 彭先生的大意是，总的说来，我们的理论

工作还很薄弱，要鼓励一切风格的理论工作，从具体

实验数据的拟合到抽象的数学形式理论，只要有人

得心应手、有所创新，就应当鼓励；要兼收并蓄而不

排它，无论是理论物理中的固体还是固体物理中的

理论，都要积极支持!
彭桓武先生一向关注交叉科学的发展! 他提出

理论物理研究所不仅要做理论物理，还要开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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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和理论化学研究’ 他亲自推动全国的统计物理

和凝聚态理论研究，促成了每两年一次的全国统计

物理和凝聚态理论的系列会议’ 在彭先生倡议下成

立了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理论的协调组，由各高等学

校和科学院的研究所轮流负责，两年一届’ 彭先生出

任第一届组长时，笔者曾担任秘书’ 记得彭先生说

过，这件事要一直做下去，谁也不许“独霸”，谁也不

许“泡汤”’ 这个协调组后来成为中国物理学会的一

个专业组，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理论会议多年来也在

全国各地轮流举行’
回顾理论生物和理论化学的发展，我们特别看

到“得其人”的关键意义’ 理论物理研究所由于欧阳

钟灿在生物膜液晶模型方面的出色工作，开始了理

论生物学的新方向’ 后来又有其他研究人员开展基

因组学和生物符号序列的研究’ 终于使理论生命科

学成为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主攻方向之一’ 当年贝时

璋先生创建的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专业第一班毕

业的施蕴渝在 ()*% 年代中期从国外深造回来，也受

到彭桓武先生的鼓励和支持，经过多年努力，在合肥

建立了结构生物学的研究中心’ 至于理论化学研究，

虽然彭先生曾亲自到北京大学开课，却由于一直没

有合适的“干将”，而始终未能成为理论物理研究所

的一个工作领域’
在理论物理研究所本身的建设方面，彭先生也

有着多方面的影响’ 建所伊始，他建议不设研究室，

而是自由组合，自愿合作’ 谁有什么想法，到黑板前

讲述，由讨论而合作，写完文章就可以另行组合’ 虽

然后来由于行政管理的需要，还是设立了两个研究

室，不过在理论物理研究所里，研究室一直形同虚

设，不是“一级组织”’ 彭先生还反复强调过，研究生

不是学生，而是研究人员；硕士生是初级研究人员，

博士生是中级研究人员’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理论物

理研究所是国内极少的不设初级和中级研究职位的

单位’ 一般说来，只有在“ 博士后”期间成绩显著的

年轻人才有机会被聘任为副研究员’ 包括研究生和

博士后的流动人员，是研究工作的一支主力军’ 这也

是理论物理研究所能够保持比较精干的队伍、没有

沉重历史包袱和“分流”任务的原因之一’
()*% 年代初，在关于“科研道德”的一次讨论期

间，何祚庥请彭先生为全所研究人员做报告’ 彭先生

特别谈了“ 科学只承认真理、不承认权威”的观点’
此后从理论物理研究所出来的文件里，很少使用

“权威”二字’ 我后来还据此向“科学时报”的记者解

释过，希望报纸不要以科学界的权威自居’
彭先生不再担任研究所的领导工作之后，一直

从事研究和参加学术活动，特别是支持交叉科学的

发展’ 他在为学术期刊审稿时，担心由于自己不明白

而耽误了新科学结果的发表，往往打电话把作者请

来讲解，有意见也当面指出’ 他主动辞去了全国政协

委员的头衔，还曾给一些期刊、报纸写信，说自己这

里发生了“ 信息爆炸”，请他们不要再赠阅各种材

料’ 他曾多次主动提出，要办理退休手续’ 科学院领

导请彭先生担任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名誉所长，他写

信建议“理论物理所自彭桓武始，不设名誉所长”’
后来，经院领导一再做工作，请他照顾全局（ 据说即

使给名誉所长头衔，也有人不愿意退居二线），他才

勉为其难、不再拒绝’
笔者只能算是彭桓武先生的一名“ 门外弟子”’

在筹建理论物理研究所以来的近 "% 年里，才同先生

有过较多的接触、聆听过一些教诲’“ 高山仰止、景

行行之”，先生的风范，一直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我

们敬祝先生健康长寿！

人民科学家的风采和人格魅力

庆! 承! 瑞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 (%%%*%）

! ! 今年欣逢彭先生九十华诞，我和大家，更确切地

说，是和众多彭先生的弟子们一起，衷心祝愿彭先生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彭先生在学校时没有直接教过我，因为我生得

晚了点’ 但我却早就从清华老校友那里听说了先生

的大名和他的种种逸事’ 比如说，先生在他的极富特

色的数学物理课上，常常会给学生们留下几分钟思

考消化新讲内容的时间’ 这时，先生自己也不闲着，

会在一旁悠闲地吃几粒花生米’ 如果有学生前来提

出问题，先生会高兴地和学生讨论起来，并且给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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